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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春天，我就会想到百花盛开和
鸟语花香，脑海里便是花团锦簇五彩缤
纷的景象了，心情很是喜悦。心头也生
出几许振奋，脚下的步子有力了许多，
轻盈了许多。
立春过后，天气还是那么冷。院落

里的树木仍旧光秃着，草坪里的草还在
枯萎着。然而，我的心情却与立春前大
不一样了。意识里感觉冰寒枯凋的冬天
已经过去，暖意融融的春天已经启程，
并且马上到来。我等待着寻找着春天的
讯息。
我在城市街角的公园里散步。公园

里很是空落，远远望去，几位健步而行
的人不过是一个个移动的点。柳树枝条
光秃秃似乎垂着无聊，樱桃树、桃树、
杏树的枝丫似乎伸展着无尽的寂寞，牡
丹、海棠也许正做着称霸春天的梦。公

园边缘的冬青尽职尽责地绿着，像是围
起了一个舞台。而此时，一切的表演都
已销声匿迹，隐而不见。
我循着步游路索然走着，来到公园

一处堆积的山石之处。石头到底是有灵
性的物件，在冬天里吸足了寒气，散发
着夺人的冰冷气息，让我不寒而栗，望
而却步了。我望着这堆积起来的山石，
眼前突然有了些蒙蒙的绿意。我紧走几
步登上去，原来在山石间的缝隙里，一
丛丛干枯的枝条上冒出了几点娇嫩的芽
苞，芽苞那么娇小，那么青绿，在料峭
的寒风里，竟让人有些心疼了呢。这一
点点绿芽，在残冬将去的枯灰色调里，
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卓尔不群，或者说
孤立无援。这丁点的绿色，竟是预报春
天即将万紫千红的消息。
我有些兴奋了。小小的花苞在灰色

柔弱的枝条上迸发，那么有力那么强
劲，在这春寒里即将绽放，这是多么令
人惊喜振奋啊。自然造物总是这么贴
切，我敬畏起自然的力量，它超出了我
们的想象，永远是不动声色，镇定自
若。我更敬畏这柔软枝条蕴藏着的生命
力，它坚如铁石却又柔软绕指。
迎春花，它于未有花之时的孤寒里

傲然独放，唤醒大地沉睡的梦。在僻静
的小路边、院墙外的角落里、贫瘠的荒
野中，长长的细柔的枝条低垂而下，一
片片一簇簇点缀着山河大地。那繁繁复
复密密麻麻的花蕾，鼓动着一种清新的
精气神，顿时让我心生一股温暖。这种
温暖正在无声地蔓延，一种看不见的力
量浸润了过往和现在的种种，我感受到
了这慢慢升腾的温暖，它竟让我放下了
处心积虑的某些追逐，放下了内心的种

种忧虑。我看着娇柔枝条上的迎春花，
它开得那么理直气壮，开得那么灿烂，
如黑夜里的烛光，让我看清了前行的方
向。我心生一丝安稳，心中便装下了这
小小的迎春花，抬起头来，天空无限
辽阔。
迎春花花瓣娇小，远远望去一片微

黄，绵绵密密竟也生机盎然，一派蓬
勃。迎春花是第一个走向春天的，年年
如此。它拉开了春天的序幕，当紧锣密
鼓的正戏上演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拉幕
者吗？
迎春花是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

当春天百花齐放的盛宴开始的时候，
它却悄然退场，似是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我们在春寒料峭里不期而
遇。这相遇也许只是一瞬间，却在我
心头成为永恒。

越老酒量越小的父亲，脸上泛着红
光又开始吹牛，还是从那片梨树园子
开始。
只要一棵树还长在农民的田地里，

就会用最大的热情，为每一滴汗水，奉上
一份回报。这棵树，也许是刚刚栽下；那
棵树，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年纪，超
越了一个时代。
直到长大后我才理解，父亲吹牛的

资本，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一份胆
量。当村里许多人还在老老实实守着几
亩庄稼地过日子时，大胆的父亲就与别
人一起，承包了生产队里的梨树园子，成
为村里第一个创业的人。
那时我太小，还无法理解父亲首次

创业的喜悦。我能记起的，就是趴在邻
居家窗台上，看着外面的天一点一点地
黑下来，而父母还没从梨园回家。每每
想起这些，我并没有对父母的埋怨，反而
感叹自己为什么不快些长大，好替父母
缓解脸上的愁累。
梨树园子里最忙的时节，与高粱玉

米大豆成熟的时间恰好重叠，双重的劳
累，让起早贪黑的父母，常常是顾了这边
顾不上那边。

记不清是承包梨树园子的第几个年
头了，我终于可以踮起脚尖，用尚矮小的
身子帮父母摘梨。当看到父亲用大手托
着辛苦培育出来的足有半斤多重的梨
时，我才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刻他的自豪
与满足，那长久的疲累与愁烦都是值
得的。
邻居二伯蹬着“大铁驴”，将几十里

外批发的一二百斤苹果驮回来的时候，
我总忍不住想象那神秘的苹果园子，是
不是比我家的梨树园子大好多。
二伯所受的累，似乎比父亲更大。
无论冬夏，每天凌晨的夜色里，二伯

都会将几大箱苹果摽在自行车后，向遥
远的集市出发。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
喜滋滋的二伯才驮着重量大为减轻的苹
果箱子回来。一进家门，他们家的铁门
就插上了，二伯坐到炕上数着卖苹果的
钱，数完了，吃上几口饭，就歪在炕头补
上一觉。常常到傍晚的时候，二伯家的
门才重新打开，随之飘出来的是炖大鱼
或熬猪油的香气，让人羡慕不已。
大家一边羡慕着二伯家的滋润日

子，一边佩服着二伯超出常人的肯吃苦、
能熬夜。每天晚上二伯在西偏房里挑拣

着箱子里的苹果，直到半夜十二点；早晨
四五点，有时更早，又摸黑去赶集卖货。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二娘说，有次冬
天，二伯顶着寒风进货回来，两条腿已经
冻麻，整张脸都是紫的，鼻子下面的清涕
甚至结了冰碴，冻得说不出话来，吃了一
碗面条，在炕头上围上棉被，才慢慢缓过
劲儿来。
靠着近乎不要命的干，二伯家短短

几年内，就有了些家底，在村里算得上冒
点儿尖的。有一年刚进腊月，二伯花好
几百元买回了一台录音机。在上世纪
80年代，这绝对是让左邻右舍倍感兴奋
的新鲜事。后来，爱听戏的二伯又买了
个大喇叭安在房顶，每到早晨、下午，就
打开录音机在大喇叭里播放《大登殿》
《打金枝》，铿锵咿呀声传遍了大半个村
庄，成为当时一景。
二十多年后，二伯当年进货的那片

神秘的苹果园，早已成了冬枣园。
据说，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冬

枣。人们还是这么忙，但付出的劳累与
收获的回报，已今非昔比。
枣园旁的公路上，是一个大型的批

发市场，公路两边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

收枣摊位；摊位旁边，停着外地赶来收枣
的一辆辆大型货车，对照当年骑着铁驴
的二伯，竟如此悬殊。很快，成百上千
箱、重量以吨计的冬枣，已经装满了车，
正徐徐向市场外面开去，目的地或者是
北京，或者是上海，或者还会漂洋过海。
曾与父亲一起承包梨树园的人，现

在也已七十多岁了，开着电动三轮车赶
来市场，后斗里是清晨刚从自家树上摘
下来、按个头分好类的几箱冬枣。他在
收枣人面前捧起三四个硕大冬枣时的自
豪神情，有些似曾相识。
走出村庄，走进县城，耳边全是关于

冬枣的话题，甚至微信朋友圈里，买卖冬
枣的微商也在火爆地刷屏。难怪，一位相
熟的老大爷向我炫耀：“俺家孙子在网上
帮我卖冬枣，一天就卖了八千块钱呢！”
我不知道，眼前这些被沉甸甸冬枣

压得近乎着地的老枝，和刚刚栽下的那
些还没结枣的小苗，会继续生长多少
年。也不知道，下次替代这些冬枣树的，
又会是一些什么树。曾经，我盼望一棵
梨树、一棵苹果树能够永远地生长下去；
如今，我相信这些冬枣树也能够在一代
人的记忆里扎根，生长得更久一些⋯⋯

迎春花开 □贾小勇

树 园 春 秋 □王福利

车票

手握这张车票，
登上那，
开往春天的复兴号。

望春寒料峭，
窗外柳，
绿意挂枝梢。

向北京，
我将一个心愿，
轻声以告⋯⋯

窗影

今夜，
你的窗影，
成为最美夜色。

轻轻刻啊，
细细磨，
千思万察心不过。

也许是朵雪花，
也许是片绿叶，
总归心系祖国⋯⋯

大会堂

你是天下最大的地方，
八方汇聚，
着绿衣红装。

你是天下最高的地方，

全民瞩目，
孕育希望。

大会堂啊，
你乳名不改，
永远叫“人民的地方”。

呼唤

在这愈来愈浓的春天，
你走进我们心间，
呼唤、呼唤。

向那愈来愈明的高山，
我愿按你的指点，
登攀、登攀。

这可是自己的家园呀，
愿将一颗灵魂之珠，
安放她的峰巅。

喜鹊

晨来早，
老树新丫，
喜鹊叫喳喳。

摇青尾，
抖白褂，
可在与我搭话？

心海比蓝天，
趁春华，
再出发⋯⋯

呼 唤
□任会君

我一直觉得，母亲做的饭
菜的香气，就是人们常说的家
的味道。
家并不大，餐桌却不算

小。每每上面摆好可口的饭
菜，母亲把一切打点妥当，便
亮起嗓子向里屋召唤一声：“开
饭喽。”期待已久的家人们便从
房间的各个角落跳起来，迅速
地奔过去。待一家人稳稳地坐
在餐桌前，客厅里钟表的指针
也准时滑向了晚上七点整。这
吃饭的默契，不知从何时起，
已成了家里固有的传统与习
惯，和母亲做的饭菜香气拌在
一起，好像融入了血液，在一
家人心中默默流淌。
桌上的饭菜也许并不丰盛。

一盘绿油油的小炒青菜，一盘脆
生生的肉炒土豆丝，每人一碗金
灿灿的小米粥，里面或许还藏着
几块香甜的北瓜。这大概是所有
人都再熟悉不过的家常菜了，却
总是热气腾腾，时时散发着阵阵
怡人的清香。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用

力夹起一筷子菜，满满地塞进
嘴里，心里是同样满满的充实
感和幸福感。
说起母亲做的饭，尽管千

变万化，却总也会有圆圆的馒
头、稠稠的米粥，青菜多于白
肉；有时还会配上一小碟腌制
的萝卜条——据说那是姥姥的
独家秘制。没有珍馐美酒，没
有大鱼大肉，也没有山珍海味；
一张桌子，两盘热菜，一盘凉菜，
四碗米粥，不淡不浓，母亲做的
饭菜香气，是令人舒适的家的气
息。一顿晚饭，简简单单，一
句“我吃饱了”，时间便在这氤
氲着的饭菜香气中慢慢流淌。
窗外辉映着月色的树梢也悄悄
点着头，也许是被这平凡却温
馨的画面打动了吧。
时光流转，树叶黄了又绿，花

儿凋谢了又绽放。在我心中，不变
的仍是母亲的饭菜香，载着那一
片家的温情，任岁月辗转流离，却
一直在身边默默守候，渐渐凝成
一幅永远看不厌的美丽风景。

就像两匹奔腾的野马，太行山自西
向东一路狂奔，又猛然打了个急促的回
旋，陡峭的大山从四面突起，中间便形成
个小小的盆地。故乡就在盆地的中间。
是大山用双手托起了故乡，是故乡

让我在大山的掌心里沐浴着阳光。
我睁眼望世界，世界就把山抛进我

的目光。故乡的山伟岸、结实、挺拔，犹
如父亲，周身都洋溢着令人敬仰的光。
很小的时候，我望着四周那一座座

山峰，时常会生出许多遐想。它们有的
贴首俯卧像沉睡的孩童，有的高耸入云
像威武的将军，有的敞胸露怀像晚归的
醉汉，有的婀娜多姿像披纱的少女。故
乡的山高低起伏，又云腾雾绕，使我的童
年梦也像云雾般缠绕在山腰。
长大一些后，我对山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山在我心中也就更加清晰，更加可
亲、可敬、可爱了。早晨或傍晚时分，坐
在门口的石板上望一望大山，就会感到
它竟是人们如此真实的依靠。山以它的

慷慨和无私养育了故乡，也培育了故乡
人如山般的质朴和刚毅。
在大山的怀抱中，故乡人孕育了沉

实的血脉。大山锁住了人们的脚步，却
也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故乡的山上，有
花，有鸟，有树，有果，有绝佳的风景，有
美妙的传说。我在传说中渐渐长大，便
也想登上山去看看那些传说。
望山跑死马，登山，却要一整天时

间。要在乱石中披荆斩棘耗费许多力
气，还要在沟壑中经受一次次历练。雨
水的丰饶茂密了草木也滋生了蚊虫，只
要稍微停一下脚步，成群的蚊虫就会蜂
拥而上。登一次山，被叮出一身包总是
跑不了的。
故乡的山，到处都是花的世界，漫山

遍野，赤橙黄蓝，片片相接，直到山尖。
走在其中就像走在花的海洋。红的、黄
的、蓝的、白的，或在石缝中，或在溪水
旁，或含羞默默，或争奇斗艳。香气氤
氲，弥漫舒卷，走在其中，不禁神飘意荡，

如入仙境。
山中的泉水，一年四季奔流不断，清

凉明澈，声韵激扬，响彻山谷。累了，渴
了，弯下身来，掬入口中，沁脾润腑，会一
直甜到每一个毛孔。故乡的山上不但有
许多稀有的物种，还有许多美妙的传
说。爷爷听自己的爷爷说：每一朵山花
都是仙子，每一棵树木都是仙骨。
有山，有水，草木灵动，故乡的山，便

成了仙的世界。
站在山上，随处可见各色蝴蝶在半

空中起舞。那些鸟儿，更是毛色斑斓，如
精灵般穿行在山谷中，清脆的鸣叫声交
织在一起，天籁般动听。
要登上高山，需要力气，也需要勇

气，既要征服巨石和断崖，又要克服羊肠
小径带来的麻烦，还不能贪恋途中的景
致。每每气喘如牛地站在山巅，在花的
朝拜中俯览大地，便总会发出这样的慨
叹：要登山就要征服自己，征服了自己也
就会征服那一座座大山。

长篇小说《白鹿原》出
版之后，受到全国广大读者
的喜爱，这部书的作者陈忠
实先生，随即名声大震，成
为陕西乃至全国的著名作
家。陈忠实先生成名之后，
慕名前来请教他写作的人，
络绎不绝。
一天，西安市的一位文

学青年拿着自己创作的短篇
小说来拜访陈忠实，请他指
教。陈忠实认真地读完他的
作品后，诚恳地提出了自己
的修改意见，青年连声致
谢，满意而归。
一个月后，那位青年拿

着自己修改后的作品再次来
访，陈忠实先生又仔细地读
了一遍后，连声夸赞他是个
很有文学天赋的青年。青年
听后，非常高兴。他趁机提
出请求，希望陈忠实把自己
的作品推荐给一些纯文学刊
物。没想到，陈忠实先生竟
然当面拒绝了，显然，那位
青年非常失望。
后来，这位青年的作品

居然在一家省级刊物上公开
发表了，他逢人便说：“陈
忠实虽然是大作家，但为人
小气，心胸狭隘，不肯提携

后学晚辈。”
当朋友把青年的话转述

给陈忠实时，原以为他会怒
发冲冠，怒斥一番，没有想
到，他却哈哈大笑。
他说：“我哪里是不肯

提携晚辈，而是觉得他的作
品即使没有任何人的推
荐，也一定能够发表。相
反，如果经由我的推荐而
发表，一是会让他觉得欠
我一个人情，二是让他对
自己的作品缺乏自信，误以
为只有名人推荐方可发表。
这些因素，对他的成长都是
极为不利的。”
陈忠实先生这番话，辗

转传到青年那里时，他非常
羞愧，自责不已。他说：
“真正愚钝浅陋的人是我，
陈忠实先生是大家，不仅作
品经典传世，他的胸怀也如
海洋一样宽广。”
陈忠实拒绝推荐他人作

品，不是心胸狭隘，更不是
担心后来者居上，超越自
己，而是出于对青年的爱护
和扶持之心。他这颗拳拳之
心，一如自己的作品，虽历
经岁月风霜的洗礼，仍熠熠
生辉，令人敬佩。

古代中国，行
商坐贩们为了促
销，借助与众不同
的宣传方式，形成

了市、商特有的民俗标志。诉诸视觉的
招牌，诉诸听觉的市声，随即纷纷登
场了。
市声，是通过某种声响效果以达到

招徕顾客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
的叫卖声、吆喝声，跟现在的情形一样，
古代的小商贩均有吆喝叫卖。由于缺少
典籍的记载，很难确考古代的叫卖声起
于何时，不过，可以推想，自从摆脱了原
始交易后，叫卖的吆喝之声便随之诞
生了。
宋代商业兴隆，随即便有了关于叫

卖声的记载。比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
华录》记载：当时，京城一带，每天交五
更，做各种买卖的便都趁朝入市，其中
“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
者，吟叫百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曾
经收录了《夜市》《诸色杂货》两节，用极
详细的笔墨，逐一列出当时杭城市中所
卖诸物。这些卖物者，“亦俱曾经宣唤，
皆效京师叫声”。
当年，那些吆喝声给人们的感觉怎

么样呢。可从两方面去看：
先说第一个方面。那些行商坐贩们，

绝大多数并非来自殷富之家，他们靠着做
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无论是隆冬酷暑，都
不能间断工作，其中蕴含着自身的凄苦。
五花八门的吆喝声，常给人以凄切悲苦的
感觉。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作诗道：“啼号
升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劳汝以生
令至此，悠悠大块果何心。”诗中把叫卖之
声称为啼号，说它是与冻雀饥鸦一样，并
指出求售之声甚苦，是因为穷人为了活下
去，只能辛劳地工作。
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

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
是卖什么的？叫得那么凄凉？”章太炎先
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
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
出来买一两把，而一把纳豆，也就只值一
个半铜圆罢了。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
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
着一个小孩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
其愁苦之音反倒直抵人心了。
再说另一方面。隔朝隔代的叫卖声，

具备它动听诱人的个性。卖物时，吆喝的
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招徕顾客，因此，
吆喝声容纳了两大特点：一，声音必须响
亮，以让较远的或在室内的人也都能听
到；二，吆喝时，有一定的腔调，听起来富
于节奏感和音乐性，为与其音调相配合，
有时还要加上许多“衬字”，这就是宋高

承所撰《事物纪原》的记载：“京师凡卖一
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陆游曾作
诗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短短的诗句，恰恰写活了江南城市
的春景，不但细致，而且贴切。若能联系
当时卖花人吟叫的具体情景，则更有深
切的体味。
《东京梦华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
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
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
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
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日丽风和的暮春季节，姹紫嫣红的

鲜花和清奇可听的歌叫之声，相互映发，
确实是极美的景象。南宋《武林旧事》记
载：正月十五，宫中“宣唤市井舞队及市
食盘架”进奉，“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
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即经进
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
值，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
市井商贩竟可以进入宫廷卖货，其

条件之一就是要“善歌叫”。妃嫔内人
们，则以数倍的价钱争买其物，以至有的
商贩“一夕至富”，恐怕那此起彼落、悦耳
动人的歌叫之声，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看来，做买卖时讲究吆喝的技巧，在古时
就已蔚成风气了。

遥听市声 □李阳波

故乡的山 □王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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